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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是清明
姻安黎

年跟前，总有旧时的老伙计们依稀归来，

相邀吃饭喝酒唱歌去，畅聊生活点滴，吐槽世

间万象，感受家乡的真情和山川河流记录的

每一帧美好过往，我始终笃定，世间所有的相

遇都是久别重逢。

在我小学时，家里搬到兴隆街上居住，记

得那时路旁还种有杉树和梧桐，我喜欢走兴

隆街拐南关街穿民主街过向阳街绕去学校，

老街伶仃的几根路灯让清晨的氛围显得格外

安宁，石板路、土砖墙、联排木门、小花小草使

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舒适。村上春树说：“哪

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

了。”当我们踏上生命这趟列车，将注定会尝

尽个中滋味，人生有得有失，朋友有聚有散，

情绪有高有低，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

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腊月二十九，我走在镇巴县城的兴隆街

上，作为进出农贸市场的必经之路，熙熙攘攘

的人群如老旧的绿皮火车般缓缓行进，于一

个城市而言，这是烟火气聚集的地方，随时间

推移，越到年关，路会变得越窄，街上摆满了

各类蔬菜、腊味、百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年味就像那蒸面皮的水蒸气，霎时消散于无

形，弥漫在大街小巷里，每个食客都能嗅到，

所以品尝美食并不单单是味觉的享受，更是

可以滋养内心幸福之花的良药。

有时，我或许觉得，每个人都来过兴隆

街，不管是小时候随父母来、青春期和密友

来、成家了携对象来，还是年长后带孩子来，

都会有来这里的机会。

昔日的铁索吊桥，也是我记忆中快乐的

摇篮，我和小伙伴们喜欢在有人经过时使劲

摇晃，看到行人错愕的神态，我们会躲在桥头

大笑不止。现在每次回家，站在新修的桥上，感

受着清风穿过脸颊的淡然，我知道，再也寻不

回儿时的玩伴和那份纯粹了，看水面泛起点点

涟漪，映射出的又岂止是你我的旧时光呢？

对于过年，我会有“鸟倦归巢叶归本”的

感慨，但也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阵痛，故乡

是一个人的根，一切熟悉的人和事物都是根

的发散、叶的延展，四海为家是自由也是流

浪，叶落归根是宿命更是完满。人活一世，有

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

故而，无论有钱没钱、离得近或远，期盼过年

团圆，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情感诉求。离开家乡

的这几年，随着年月递增，感悟多了不少，也

让人更加怀念过去的纯真年代，每每提笔欲

写出所思所想、对人生的理解和对自我的劝

慰，然而总是徒劳，即便能直抒胸臆，也未必

可以尽兴收笔。

过了除夕，却等不到十五，在外打拼的人

儿早已收拾好了返程的行囊，带着亲人深切

的嘱托、好友真诚的祝福、家乡正浓的年味，

启程奔赴远方。打开新闻，看到的尽是匆忙，

拥堵的车站、高速路和旅游景点，你以为他们

抢的是时间，实则抢的是机会，我想，早一天

抵达，总归有早一天的好处吧。

家住兴隆街上

姻周维波

诗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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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

时常梦见我的爹

也会思念我的娘

可梦里相见的时候

我却看不清爹娘的模样

心中充满悲痛忧伤

梦醒后打开老相册

爹娘的照片已经泛黄

抚摸着爹娘的遗像

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

泪水打湿我的脸庞

端详爹娘的遗容

幻化成思念的诗行

敬爱的爹娘啊

你们给了我生命

把我精心抚养

你们教会我自立

让我学会坚强

你们给了我力量

为我指引方向

我清楚地记得

二十九年前

我娘患脑溢血

先去了天堂

与娘的最后一面没见上

十九年前

我爹因病走得匆忙

因为工作太忙

与爹的最后一面

仍然没有见上

我清楚地记得

爹娘从小常给我讲

只有好好学习

走出乡村才会有希望

爹娘从小告诉我

只有努力拼搏

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我小的时候

爹娘送我进了学堂

让我懂得

“知识就是力量”

当我长大以后

爹娘又送我参军入伍

鼓励我走进军营

锻炼身体保卫国防

当兵二十多年

爹娘从不让我

为家里事分心走样

每一次军号吹响

我会坚决服从命令冲向前方

做个爱国爱家好儿郎

当我脱下军装

转业回到了地方

我始终牢记着

爹娘的谆谆教诲

努力拼搏勇于担当

始终做到

埋头苦干从不张扬

时光荏苒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已满头飞霜

又是一年清明时

思念的泪水流成行

亲爱的爹娘啊

你们的恩情永远难忘

清明思念爹娘

姻闲者

“清明”一词，属于词汇里的俊男靓女，受

人喜爱，被人钟情。

清和浊对立，明与暗互叛，就感情色度而

言，前者亮丽光彩，为褒义词；后者蓬头垢面，

为贬义词———从对不同词语所抱持的不同态

度足以看出，自古而今，华夏族群一直恪守着

立场鲜明的是非界限，从未放弃过对清与明

的不懈追寻。

清与明，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精

神憧憬。

天清明了，天蓝云白；地清明了，草绿花

红；社会清明了，风清气正；人心清明了，抑恶

扬善。

清明，原本为一年二十四节气之一，但比

起其他节气，它显得颇为特别。一些节气，意

欲提醒气候的变化，比如立春、霜降、大寒等；

一些节气，意欲提示农桑的作为，比如芒

种、白露、谷雨等，但清明，皆与此无关，却

与少数的几个节气一起，被人为地升格并

固化为一个节日，使其更具有社会的属性和

人文的情怀。

凡节日，多以庆祝为主题、以团聚为特

征、以欢喜为基调，唯独清明，反其道而行之，

既无阳光之表情，亦无明媚之心绪，而是充斥

着隐隐的哀痛，甚至于浓浓的悲伤。其因在

于，清明节为祭祀日，几乎所有的人，皆沉溺

于缅怀、沦陷于追思———唯有清明，像一根

线，将生者与逝者予以牵连；也唯有清明，像

一条路，让生者一年一度地走近逝者。

生离死别，乃人之常态。但总有一些别

离，让人肝肠寸断；也总有一些永诀，让人撕

心裂肺。与亲人的分离，宛若剔骨割肉，无疑

会给人带来巨大的伤痛。但即使再痛不欲生，

都难以涂改业已发生的事态，只能在承受与

忍受中，寄望于时间来抚平伤口、淡化悲情。

人死而不能复生，于是活着的人，总是利

用某个节点，为逝者烧香烧纸，既表达感恩，

又寄托哀思，并以此种方式，来化解自己愁肠

百结的殷殷思念。

平时这类祭祀活动，大多是在路边或家

中进行，但在清明节这一天，却一定要亲临墓

地上坟。上坟，又谓之曰扫墓，久而久之，便形

成诸多的讲究，比如只允许男性从事该项活

动，再比如家族中的所有男丁集中前往，按逝

者的辈分从高往低排序依次祭扫等等。但这

些约定俗成的陈规陋习，决然经不起时代浪

潮的荡涤，或像垮塌的堤坝，或像被撕扯的渔

网，于悄然中分崩离析。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

增强以及独生子女走向生活舞台的中央，女

性俨然已成为扫墓的主力军团；也随着家族

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贫富分化，维系家族势力

的纽带逐渐松弛，亲情的黏合剂，再也无法将

散乱的人心粘连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从而呈

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各

家上各家的坟墓。

油菜花黄灿灿地盛开，麦苗绿茵茵地生

长，在麦苗与油菜花织造的黄绿间穿行，寻觅

到隐没于柏树和荒草覆盖的墓地，挂一串长

钱，摆几多祭品，然后跪下身去，焚一叠火纸，

磕三个响头，给长辈絮叨几句话语，临撤退

时，用铁锨将坟墓的四周略加修整，再铲起几

锨土敷向坟墓的凹陷处———整个扫墓的程序

就算终结。

上坟的过程或许简单，但其中的寓意却

异常繁复。扫墓，蕴含着感恩、思念、怀恋、悔

恨等复杂的情感。每一个亲人的作古，都意味

着生活秩序的重组与人际关系的重塑，都警

示着健在者要懂得珍惜现今所拥有的，别等

到失去时再追悔莫及地捶胸顿足。

去的去，来的来，人宛若草木，一茬枯萎

凋谢，又一茬孕育而生。四月之初，草萌绿，树

发芽，天澄明，地清新，空气中弥散着花的芳

香。即使落雨，那缠绵的雨丝，也不像莽汉那

般粗鲁，而是洋溢着母爱的柔情蜜意。这样的

不冷不热，恰是一年当中最为舒适、最为惬意

的时段。徜徉于郊野田畴，沐着春阳，踩着泥

土，在荆棘的羁绊和野草的牵挂中去踏青、去

祭祖、去寻根，在搞清楚自己生命根系来龙去

脉的同时，也与大自然亲近亲吻，无疑具有既

得陇又得蜀的收获。

无论如何，“清明”二字之指向，为人之向

往、心之祈愿，正如我曾经吟咏过的那样：若

问时节哪般好，人间最美是清明。

名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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